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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爾梅人京考論

白
一瑾

提 要 ： 本 文對清初遣 民詩人 聞 爾梅在 京城的 活動及其心 態進行考證和分析 ．

， 閻 爾 梅入清後

曾四入京城 ， 特 别是後三 次入京 ，
代表 了他晚年得脱獄事後 ， 逐漸在京城文化 圈 中 出入往來的經歷 ，

他與清初 京城文化 圈 的 若即 若離
，

以
“

布衣
”

、

“

狂士
”

自 居 的種種狂傲倔 强情態 ， 特别 是 與對

他有救命之恩的 清廷 大僚 龔鼎 孳之 間 真挚 而有分寸 的 交往 ， 更颇 可窺之清初之遣 民心 態
，

以 及遣

民與
“

主流
”

仕清者 交往過程 中的複雜微妙情形 ，

，

關鍵詞 ： 閻 爾 梅 京城 活動 心態

間爾梅 （ １
６０３ －

１ ６７９ ） ， 字用卿 ，
號古古 ，

又

號白耷山人 ， 徐州沛縣人 ？ 早年人京幷加入復社 ，

明崇禎三年舉於京兆 。 甲 申國變以後曾入史可法

幕 ， 後返回沛縣故里 ， 舉兵抗淸 。事敗後 ，
流亡四方 。

順治四年 ，
山東楡園軍起義 ， 閻爾梅也投身其間 ，

改裝僧服 ，
號蹈東和尙 ，

周游各地 ，
聯絡抗淸武裝 。

順治九年被捕 ，
下濟南獄 ， 數年後逃歸。 順治十二

年再遭通緝 ， 妻妾皆畏禍 自盡 ， 遭株連者達數十家 。

閻爾梅不得不再度亡命四方 ，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

直到康熙四年 ， 閻氏父子入京 ， 求助於時任刑部尙

書的龔撒孳 ， 在龔氏援助下獲得寬免 。 此後 ， 閻爾

梅仍過着漂泊生活 ， 數次往來於京城 ， 直到晚年方

回歸故里以終 ？

—

閩爾梅之四度入京

閻爾梅入淸以後 ， 可考者有四次入京 ： 第
一次

１ 《 白 耷山人詩集 》 卷六 Ｆ ，

２ 《閻古古全集 》 卷五 《燕市吟 》 ， ，

３ 《閻古古全集 》 卷五 《燕市吟 》 。

４ 《閻古古全集 》 卷四 《京師雜咏》 。

在順治八年九 月 ， 寓於眞空寺。 入京不久 ， 即値九

月十二 日閻氏生 日
，
龔鼎孳遂以書帖贈之 ， 爲閻祝

壽 。 魯
一

同 《 白耷山人年譜
？

寅賓錄 》 收有當時龔

鼎孳的書信 ：

“

天涯聚首 ， 喜逢岳降之辰 ，
正擬一

觴爲壽 。

”

可見閻爾梅本次入京 ， 應在其生 日 前夕

不久 。 而其離開京城的時間 ， 魯譜係於順治九年四

月 。 而 《贈王涓來太史 》 小序云
“

壬辰春客燕
”

、

可知閻爾梅至少在順治九年春仍在京城。

鼎革後首度入京的閻爾梅 ， 親眼 目睹故國京城

爲滿淸異族所 占據的種種情狀 ，
心境極爲悲憤 。 所

以 ， 他在此期間所作的詩文作品 ， 對淸廷頗有識刺

乃至痛駡 ， 如
“

爰書憑筆帖 ， 朝政掌閼氏 ，

，

……顧

命勛臣廢 ， 當權媚子私。 九卿全結舌 ，

三院僅承頤 。

晉級旌貪吏 ， 驕兵爨遠陲
” ２

嘲諷淸廷政務之混亂 ；

“

草榖圈三輔 ， 膏腴占 八旗
”３

，


“

吸殘烟酒重吹袋 ，

圈盡膏田亂結繩
”４

指斥淸人圈地害民 ，
皆是鋒芒

畢露的筆墨 。

１ ５０



値得注意的是 ， 順治八年入京時的閻爾梅 ， 極

有可能作爲抗淸武裝的成員背負秘密使命 。 閻爾梅

本人對此幷不諱言 ：

“

幾多亡國士 ， 私送死心人 。

琨逖雙圖晉 ， 荆高再擊秦 。

” ５

張相文 《 白耷山人

年譜 》 因而認爲 ， 閻爾梅此次入京是爲了刺探淸廷

情報 ：

“

山人此次入都 ， 殆欲以覘淸廷動靜 ， 非徒

以免禍而來 。

” ６

這個推測不能說沒有道理 ， 因爲

閻爾梅此次入京 ， 行爲極謹愼 ，

一

直寓於眞空寺中 ，

對外往來交際極少 ，
可考者只有順治八年冬 ， 龔鼎

孽曾攜酒至眞空寺 ， 與閻爾梅共飮 ， 幷邀請談胤謙 、

韓詩 、 趙而忭同席 。 其中除龔鼎孳外 ， 皆係沒有官

職的寒士 ， 談胤謙更是
一

位遺民 。 《戊申禊曰詩 》

其二下 自注 ：

“

辛卯冬公曾攜酒酌余於此 （ 按 ： 指

眞空寺 ） ， 時偕談長益 、 韓聖秋 、
趙友沂 。

” ７

以

及順治八年除夕 ， 談胤謙留宿於眞空寺 ：

“

辛卯除

夕
，
與談長益共卧京師眞空寺 。

” ８

正如張相文所

指出的 ，
此次閻爾梅在京往來者

“

率皆購客游士 ，

顯官除龔孝升外殆無
一人

” ９

。

閻爾梅入淸後可考的第二次入京 ， 即康熙四年

龔鼎孳爲其寬免刑獄之事 。 此次閻氏於康熙四年九

月入京 ，
次年春離開京城 。

此前 ， 閻爾梅在經歷了多年漂泊生活以後 ，
於

康熙元年回鄕 ， 但因鄕人出首 ， 復爲朝廷所緝 。 値

得注意的是 ， 此次閻爾梅本人
一

開始其實幷未出面

向龔鼎孳求救 。 入京與龔鼎孳會面的是他的次子閻

炅
，
而他自己則秘密入京 ， 除餌鼎孳本人外 ， 在京

友人極少知悉 。 閻氏本人 《讀ＩＩ孝升九日見懷詩有

感 》 序言對此記載頗詳 ：

“

（ 閻炅 ） 入都 ， 聞孝升

晉大司寇 ， 炅兒云 ：

‘

吾家大禍 ， 非此公不解 。

’

且刑部正其職掌 ， 即投刺往謁 。 公駭然 。 次 日招飮

黑窖廠 ， 限重陽登高四韵 。 公有
‘

舊交回首盡 ， 凄

閻爾梅入京考論

咽到歡場
， １ ０

之句 ， 聲泪俱下 ， 因指炅兒語坐客云 ：

‘

此閻古古先生次郞也 。

’

適有紀伯紫 、 白仲調 、

崔兔床 、 王衡之 ， 皆予素交 ， 聞之盡爲駭然 。 蓋爾

時尙未敢明言予之入都也 。 感而志之。

” ｎ

足見閻

氏父子入京實爲康熙四年九月 。

閻炅入京後 ， 龔鼎孳與他的友人們便開始爲

如何寬免閻爾梅而設法 。 龔鼎孳本人雖然係貳臣 ，

但爲人頗熱心而重友情 ， 閻圻 《 文節公 白耷山 人

家傳 》 ：

“

刑部龔尙書 ，
山人故友也 ， 輒力爲解 ，

自矢曰 ：

‘

某豈戀旦夕
一

官 ， 負天下豪賢哉 ！ 夫以

忠義再罹難 ， 吾不能忍矣 乙 已十二 月十
一

曰特

書題釋 。

”

其間 ， 客於龔鼎孳幕下的江南遺民紀映

鍾
、
河南遺民崔干城 ，

以及另
一

江南名士白夢浦 ，

也在其中出了相當大的力量 ， 爲其出謀劃策 ， 起草

辯章 ， 假報年齡 。 孫運錦 《 白耷山人別傳 》 ：

“

適

紀伯紫白仲調崔兔床皆在龔處 ， 因時有詣獄放還之

例 ， 爲作辯章 ， 增其年十歲 ， 使小值上之刑部 ， 龔

司寇據以老病入吿 ， 得諭旨放還。

” １ ２

魯
一

同 《 白

耷山人詩選本
？

七言律 》 亦有 《紀伯紫白仲調爲予

草辨章小僮貞寧持詣刑部上之僮十四歲 》 。

閻炅入京後 ， 幷非求吿龔鼎孳
一人

， 他還曾往

謁另
一

高官 ， 時任內秘書院大學士的魏裔介 ， 而魏

也曾在其間出力 。按《泗山家乘 ？

秩東府君傳 》記載：

“

以時有詣獄放還例 ， 因代草狀 ， 使小值詣刑部上

之 。 襲即據狀爲疏 ， 疏上 ， 府君復謁柏鄕魏相國 ，

遂得平反 。

”１ ３

閻爾梅獲赦事件中 ， 有
一

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需

要厘淸 ： 對於閻炅入京求助於龔鼎孳 ， 閻爾梅本人

的態度究竟如何？ 縱觀事件前後 ， 從閻炅九月入京

開始 ，

一

直是閻炅在京城奔走求救 ， 而閻爾梅本人

卻在京城深居簡出 ， 幷在十
一

月 前往天壽山哭吊崇

５ 《閻古古全集 》 卷三 《韓聖秋談長益丁野鶴公酌餘於眞空寺作此Ｓ ！

１
之 》 。

６ 張相文 《 白耷山人年譜 》 ， ４惊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６８冊
， 第 ３２ 頁 。

７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８ 《閻古古全集 》 卷五 《除夕與談長益同宿雨若署中分韵 》 。

９ 張相文 《 白耷山人年譜 》
，
第 ３ ２頁 。

１ ０ 龔詩係 《九日招崔免床吳岱觀姜綺季朱鶴門王望如紀檗子白仲調項器宗間秩東紀法乳姜孝阿沈雲賓王公遠

黑窖廠野集用重陽登高四韵》
， 載 《定山堂詩集 》 卷十四 ， 《 ＩＩ鼎孳全集 》 ， 人民文學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４９８頁 。

１ １ 《閻古古全集 》 卷四 。

１ ２ 魯
一

同 《 白耷山人年譜 》 ， 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６７ 冊 ， 第 ７４６頁 。

１ ３ 張相文 《 白耷山人年譜 》
，
第 ７７ 頁 。

１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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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陵寢 。 孫運錦 《 白耷山人別傳 》 ：

“

乙 已復出亡 ，

自趙魏轉入昌平 ，
哭莊烈於天壽山陵 。 是時山人次

子哭亦入京投龔司寇鼎孳家 。

”
１

４

閻炅從昌平將他

迎回京城後 ， 他方赴刑部獄自首 ，
其後遂有龔鼎孳

援引詣獄放還之例 ， 增其年齡 ， 以獲取寬免 ＾ 魯譜 ：

“

乙 已十
一

月
，
山人方破帽蹇驢 ，

哭莊烈皇帝於山

陵 ， 彷徨窮野。 其子迎之 ，
乃入舊京 。

”
１ ５

而且 ，

閻爾梅在昌平得悉次子入京奔走權門求救的行爲 ，

相當不滿 ， 斥責其子
“

汝輩 自爲謀 ， 可無累矣 ； 得

毋累我乎 ！

”

閻哭
一

再保證
＂

終不失吾父志
”１ ６

，

閻爾梅方隨子入京 。 因此 ， 有些史料記載甚至認爲 ，

間爾梅幷不知道次子入京求救
一

事 ：

“

遂得平反 ，

而文節初不知也 。

” １

７

筆者認爲 ， 雖然閻哭入京求救確實可能是他基

於家族利害的個人選擇 ， 但必定是事先得到間爾梅

許可的 ， 而此事也極能顯示出閻爾梅身爲遺民 ， 希

圖同時保有遺民名節和家族安全 ， 因而進退兩難 、

如履薄冰的糾結心態 ， 這在他的 《讀路孝升九 曰見

懷詩有感 》 中表達極爲眞切 ：

僧 窗 紙碎 朔 風 侵 ， 夜苦 更長 畫 苦 陰 。 忍 辱 曷

堪遲歲 月 ， 逃襌猶恐縈 山 林 。 同 鄉連 坐 人何 罪 ，

烈 婦 無 言 我 愧 心 。 聞 道 尚 書仍 念 舊 ， 歡 場凄

咽 有微 吟 。

ｗ

閻爾梅的表述是極爲眞摯的內心剖白 。 他面臨

的處境之危險 ， 不僅關乎 自身生死 ， 還有家族乃至

同鄕好友的株連 ， 他當然希望獲得朝中友人的援手

而得脫獄事 ； 但是 ， 他自己多年來流亡四方仍不改

志節的艱險歲 月 ， 和當年爲他殉難的剛烈妻妾 ，
都

不允許他晚節不保 。 以他的堅剛志節與倨傲性格 ，

他絕不願爲 自 己和家族活命而卑躬屈膝向那些已

成新朝權貴的朋友們哀求 ， 更不願爲乞活而做出有

１ ４ 魯
一

同 《 白耷山人年譜 》 ， 第 ７４６頁 ，，

１ ５ 魯
一

同 《 白耷山人年譜 》 ， 第 ６００頁

１ ６ 《 泗山家乘 ． 秩東府君傳 》 ， 張譜第 ７７頁 。

１ ７ 《 泗山家乘 ？

秩東府君傳 》 ， 第 ７７ 頁 。

１ ８ 《閻古古全集 》 卷四 。

１
９ 閻圻 《 白耷山人家傳》 ， 魯譜第 ７３４ 頁 。

２０ 《閻古古全集 》 卷四 《謁先帝陵哭之 》 。

２ １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 第 １ ０８８ 頁。

１ ５ ２

損名節的行爲 。 此種微妙心態 ，
正可於此詩中洞見 。

閻爾梅在獄事得解後的康熙五年春 ， 啓程離京

時 ， 有這樣
一

段表述 ：

“

中歲遭遇觭龁 ， 終全首領 ，

保先人墳墓 ， 亂世不失足 ， 爲疾風勁草 ，
此布衣之雄 ，

於某足矣。

” １９

這正是他在求脫獄事期間的 眞實心

態和訴求 。 他旣希望能
“

終全首領 ， 保先人墳墓＇

也嚴格要求 自 己
“

亂世不失足
”

， 保全名節 。 所以

他默許次子入京 ， 以晚輩身份周旋於權貴友人之間 ，

這樣便可不失他 自 己作爲遺民的體面 ；
而這也正是

在次子請他入京時追問
“

得毋累我乎
”

，
次子

一

再

保證
“

終不失吾父志
”

的原因 ： 閻炅的保證 ， 恰恰

是閻爾梅所希求的
“

終全首領 ， 保先人墳墓
”

與
“

亂

世不失足
”

可以兼得 ， 因而閻爾梅才會欣然入京 。

而且 ， 閻爾梅實際上早已做好了求救不成而爲

淸廷所捕拿 、 以死殉國的準備 。 這很可能正是他在

次子奔走京師期間 ， 自己卻往謁明陵的眞正動機 （
，

他在謁陵時有詩云 ：

“

遁迹江湖二十春 ， 潜來故國

察風塵 ｕ 煤山改作招魂路 ， 柴市慚無灑血人 。

” ２°

出語頗爲斬截激烈 ｕ 所以 ， 他謁陵的 目的極有可能

是
： 如果次子求救不成 ， 他在謁陵哭吊舊君後從容

赴死 ， 也是求仁得仁 ， 了無遺憾 。 閻爾梅這種以舊

朝遺老身份掙扎於
“

安全
”

與
“

名節
”

之間 ， 雖以

名節爲重 ，
卻又希望能保全 自己和家族的心理活動 ，

頗可見明淸之際遺民士人複雜處境與心態之
一斑ｕ

閻爾梅在回京以後 ， 首先自然是登門向恩人龔

鼎孳道謝 。 時襲鼎孳作有 《 老友閻古古重逢都下感

賦 》 ， 其
一

：

“

十載逢人問死生 ， 相看此地喜還驚 。

破家仍可歸張儉 ， 無禮眞當貴晏嬰 。 過眼山川來倚

杖 ， 呑聲賓客縱班荆 。 姓名已變詩篇在 ， 尙恐人傳

變後名 。

”

其二 ：

“

城南蕭寺憶連床 ， 佛火村鷄五

夜霜 。 顧我浮踪惟涕泪 ，
當時沙道久蒼涼 壯夫失

路非無策 ， 老伴逢村各有鄕。 安得更呼韓輩 ， 短裘

濁酒話行藏 。

”

下 自注云 ：

“

爲聖秋友沂 。

””
ＩＩ



詩中提到顧橫波
“

追憶善持君每佐子急友朋之難 ，

今不可復見矣
”

， 顧橫波歿於康熙三年 ， 可知此詩

必作於康熙四年 。

“

城南蕭寺憶連床
”

句 ， 即閻

爾梅順治八年入京 ， 寓於眞空寺 ， 龔鼎孳同韓詩 、

趙而忭前往與之唱和的往事 。 閻爾梅亦有詩相贈 ’

魯
一

同 《 白耷山人詩選本 ？ 七言律 》 有 《龔司寇爲

予題疏得允喜極以詩報予依韵答之 》 。

由康熙四年十
一

月 入京 ，
至次年春出京 ，

閻爾

梅這數月 間在京的交際活動 ， 可考者還有 ：

康熙五年元旦 ， 與龔鼎孽 、 紀映鍾 、 白夢鼐 、

次子閻灵夜集宴飮。 閻爾梅作有 《 丙午元旦孝升招

飮與伯紫仲調炅兒同賦 》 ＇龔鼎孳則作有 《 同古

古伯紫諸君夜集限韵 》 ， 以其
一 “

他鄕椒酒動芳春 ，

紅燭同驚白發新
”

句 ， 其三
“

分謗至今全主客 ， 留

身眞喜得江湖
” ２ ３

句 ， 皆可知係作於閻氏得脫獄事

後不久的康熙五年元且。

康熙五年元宵 ， 與襲酵 、 糸舰鍾 、 白夢鼐以錢

謙ａｒｏ司詡昌和 。 閻爾贿 《元宵與酵肅白紫

白仲調同用錢牧齋燈屛舊韵 》 ＇ 龔鼎孳則有 《燈屛

詞次雖 韵同姑翻 》 ＇

康熙五年三月四日 ， 與襲鼎孳 、 紀映鍾 、 崔干城 、

白夢鼐游慈仁寺看海棠花 ， 龔鼎孳作有 《春夜集慈

仁海棠花下同古古伯紫限韵 》

２６

、 《上已後
一

日招同

古古兔床伯紫仲調集慈仁寺海棠花下是 日晨雪 》

２ ７

。

康熙五年淸明 ， 與龔鼎孳 、 紀映鍾 、 崔干城 、

白夢鼐登妙光閣 ， 追悼顧橫波 。 龔鼎孳有 《 淸明同

古古伯紫仲調兔床諸子登妙光閣感悼二首 》

２ ８

。 後

來閻爾梅在 《戊申禊 曰詩 》 詩中還提及此事 ：

“

忽

憶前年寒食候 ’
九蓮樓上禮長春 〇

” 《

康熙五年春 ， 閻爾梅出都還沛 ， 啓程前夕 ， 龔

２２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２３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 第 １ ０９０頁 。

２４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八 。

２５ 《定山堂詩集 》 卷四４？一

，
第 １ ３ ５６頁 。

２６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一

， 第 １ １０４ 頁 。

２７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一 ， 第 １ １０ ５ 頁 。

２８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一

， 第 １ １０４ 頁。

２９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

３０ 《定山堂文集補遺 》 卷下 ， 第 ２ １ ７ ３ 頁 。

３ １ 閻圻 《 白耷山人家傳 》 ， 魯譜第 ７３３
－

７３ ４頁 。

３２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

３３ 付硫祥 《明遺民崔免床先生碑記 》 。

閻爾梅入京考論

鼎孳曾有禮物和路費饋贈。 魯
一同 《 白耷山人年譜

？ 寅賓錄 》 《又柬 》 ：

“

聞歸期已迫 ， 深爲悵然 。

恐刻下需治裝 ， 謹奉薄俸百金 ， 附以縞亡爲春衣之

用 ， 極慚涼薄 ， 恃知己能亮之行迹外耳 。 兩公郞各

貢薄意 ， 幷望叱存 。

”３ °

閻爾梅出京時 ， 在慈仁寺又有
一聚會 ， 參與者

除龔鼎孳 、 紀映鍾等人之外 ， 尙有數位在京友人 ：

“

其友六七人者會慈仁寺 ，
共置酒觴山人。 龔偕衆

客亦至。

”３ １

紀映鍾作有 《送古先生還沛上 》 。 此

次聚會魏裔介是否參與 ， 尙不可考 ，
然閻爾梅幷有

贈謝魏裔介的詩作 《 出都謝魏相國龔尙書兼示伯紫

仲調 》 ：

“

蕭然不挂
一

絲塵 ， 泪灑東風謝主人。 君

相從來能造命 ， 湖山此去好容身 。

”３ ２

細考康熙四年至五年間 ，
閻爾梅入京以後的交

際行爲 ， 就可以看到 ， 他的交際活動雖 多 ， 但交

際對象幷不廣泛 ， 且絕無進入權貴文士圏子詩酒

應酬的行爲 。 與他時常往來唱和者除龔鼎孳之外 ，

僅有身在龔氏門下的紀映鍾 ＇ 崔干城 、 白夢鼐等寥

寥幾家 。 其中 ， 崔干城 （ 兔床 ） 是曾與閻爾梅共起

反淸義兵的志士 ：
“

（崔干城 ） 遂與沛上閻古古 、

膜州葉潤山 、 徐州萬壽祺 、 淮安吳嵩三 、 吳姬望 、

羽流陶鎭寅諸志士深相結納山左 ， 起義兵 。

”３ ３

紀

映鍾雖然身在龔鼎孳幕下 ， 也是終生義不仕淸的金

陵遺民領袖 。 白夢鼐雖然後來於康熙九年登第 ’ 幷

非遺民 ， 卻是與金陵遺民詩人餘懷 、 杜濬幷稱
“

魚

肚白
”

的江南名詩人 ， 且當時也幷未仕淸 。 這種交

往圈子的精心選擇 ， 足見閻爾梅雖然身入京城 ， 卻

立身嚴謹 、 相當愛惜羽毛 。 而深知友人秉性的龔鼎

孳
， 也對此予以盡量尊重和成全 。在《與閻古古 》中 ，

ＩＩ鼎孳邀閻爾梅父子過訪 ， 即特意強調在座者除崔

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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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城等數人以外 ， 別無外人 ：

“

明 日望攜公郞過我 ，

作竟 日夕談。 座中 自兔床
一二君外 ， 無別客也 。

” ３４

而閻爾梅強硬倨傲的遺民立場 ，
更未隨獄事解

脫而有絲毫改變 。 他在京期間與友人唱和的詩作

中 ，
即頗有不少鋒芒畢露的作品 。 如 《 都門贈李條

侯 》 ：

“

帽剪金貂帶綰銀 ， 靑樓選伎酌虞賓 。 月 明

霜湛紅燈綉 ， 酸殺悲歌擊築人 。

” ３ ５

《 丙午元宵與

孝升伯紫仲調哭兒同用錢牧齋燈屛舊韵 》 ：

“

遼東

人喜邊關調 ， 不數江南子夜歌 。

” ３ ６

紀映鍾 《送古

先生還沛上 》 詩云 ：

“

燈前慷慨酬知己 ， 短嘆長吟

總
一

哀 。

” ３ ７

亦可見他入京後 ， 豪氣依然不減 ， 絕

無深 自斂抑以圖 自 全的卑下情態 。 在他出京時衆人

爲之餞行的慈仁寺之會中 ， 有新貴勸說他出仕 ：

“

客

有官太史者 ， 顧謂山人曰 ： 先生不仕 先生仕 ， 願

以明史任先生。

”

閻爾梅當場正色峻拒 ，
不但引用

靖難之役時拒燕兵於金川門外 ，
其後又拒仕永樂朝

的龔安節爲例 ， 稱
“

我仕 ， 於義則無害 ， 如有愧龔

安節 。

”
３
８

而且還奄無顧忌地直接提到 自己
“

初與

諸同志者起
”

的反淸往事 ， 嗜不考慮自 己是剛剛得

脫重案的前
“

政治犯
”

， 更不考慮當時有淸廷新貴

在座 ， 以至於紀映鍾都擔心他再因言辭賈禍 ， 趕緊

在席間大呼
“

先生是也 ！ 止勿復言 ，
，

”

閻爾梅雖然

極重感情 ，
也感激友人的慷慨相助 ’ 但他即使是活

躍於淸廷治下的京城 ， 與淸廷新貴文 人把酒同歡 ，

在精神上 也仍然是剛烈的志士 ， 堅貞的遺民

自康熙四年得脫獄事以後 ， 閻爾梅多次來往於

京城 。 他在京城的數次進出 ， 分別在康熙四年冬至

康熙五年春 ， 康熙六年冬至康熙七年春 ， 康熙九年

冬至康熙十年春夏之交 ， 基本上保持了二至三年入

京
一

次 ， 到京後居住數月 的頻率 ． ． 且每次人京 ， 都

與他的犟友兼救命恩人龔鼎孳 ， 以及 ＩＩ氏門客 ， 有

較密切的交往 。 由於閻爾梅在京城往來太過頻繁 ，

甚至時人說傳他已出仕 ：

“

丙辰春 ， 有訛傳古古已

出仕者 。
……時璽庵諸公爲之驚愕 ， 削其遺民之籍。

古古實未出仕 ，
然可以見當時淸議之嚴 。

”３ ９

丙辰

爲康熙十五年 。 可見閻爾梅雖 然 自始至終幷未出

仕 ， 但他與京城詩壇特別是以襲鼎孳爲代表的京城

顯貴的密切關係 ，
已經頗令淸初淸議極嚴的輿論環

境有所不滿 。

閻爾梅入淸後可考的第三次入京 ， 是在康熙六

年冬 。 在這
一

年的秋天 ， 他曾出關游上谷 ， 龔鼎孳

有書寄之 ， 幷資助路費 。 魯
一

同 《 白耷山人年譜
？

寅賓錄 》 載有龔鼎孳的書信 ：

“

奉上少許 ， 暫助出

關僕馬之需 。 希照入午餘 ， 望過我
一

談 ， 雖小別亦

不宜草草也 。

”

間爾梅可能正是因爲襲鼎孳這通書

信 ， 所以由上谷歸來後即再次入京 ， 探訪老友 ， 寓

於眞空寺 ，

一

直逗留到次年三 月 。 在此期間 ， 閻爾

梅的交際活動 ，
可考者如下 ：

康熙 六年 冬 ， 間 爾 梅於雪 後 同 紀映鍾 、 錢肅潤 、

朱 彝 尊 等 諸 多 文 士 集 於 龔 鼎 孳 寓所 ， 以 杜韵

賦詩 。 龔 鼎 孳 有 《 雪後古 古檗 子礎 曰 子 ＃ 方

虎荆 名 遥 集 康 侯錫 鬯 湘 草武 曾 緯 雲 竹 濤青藜

仲 調 榖梁 武 廬 同 集 小 齋 古 老 限 杜韵 即 席 四 首

是 曰 稚 兒 初就塾 》

４ °

四 首 。

康熙 七年正 月 初七 日
， 龔 鼎孳招 閻 爾梅 、 紀映鍾 、

周 容 、
陸 嘉淑等分 韵赋詩 。 龔 鼎 孳有 《人 曰 同

古古諸君作》 ＇ 閻 爾梅則 有 《戊 申人 曰 孝 升招

飲與周 酆 山 陸冰修朱錫 鬯 紀伯 紫分韵》 ＇

康熙 七 年 二 月 ， 閻 爾梅 再 至 昌 平 謁 十 三 陵 ，

適逢 龔 鼎 孳 訪 閻 爾梅於 真 空 寺 ， 不 遇 。 龔 鼎

孳 遂作 《憶 古老 昌 平之 游 》 ＇

康熙 七年 戊 申 三 月 三 日 ， 閻 爾梅啓 程 離 京 ，

龔 鼎 孳 招 集衆友於真 空 寺 爲其 餞行 ，

“

同 席

３４ 《定山堂文集補逍 》 卷下 ． 第 ２ １ ７３ 頁 ．

３５ 《閻古古全集 》 卷三 。

３６ 《閻古古全集 》 卷三 ．

３７ 張相文 《 白耷山人年譜 》 附錄 ， 第 ５ ５ 頁 ．

３８ 魯
一同 《 白耷山 人年譜 》 ， 第

＂

７ ３４ 頁 。

３９ 《雪橋詩話 》 三集卷
一

， 人民文學出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１ ４５６
－Ｗ５７ 頁

４０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二 ， 第 １ １ ４ １ 頁 ， ，

４ １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 第 １ ０９ ２ 頁 ．

４２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

４３ 《定山堂詩集 》 卷四十一 ． 第 丨 ３６〇 頁 ，

１ ５４



閻爾梅入京考論

有 金陵 紀伯 紫 、 武林 吴興公 、 長 洲 文與也 、

嘉 禾吴佩 速 、 龔 伯 通 、 龔 禹 會 、 龔雪舫 暨 二

兒 烫 。

”
４４

龔鼎 孳作 《携樽真 空 寺送古古 》
４５

二首 。 間 爾梅遂作 《戊 申禊 日 詩 》 十 四 首和 之 。

與數年前避禍入京時相比 ， 這次入京 ， 閻爾梅顯然

在心態上更加從容 ， 在京城的文化交往也更爲積

極 ：

“

山人此次入都 ，
與諸名流唱和頗多 。

” ４６

回

顧康熙四年入京時 ， 閻爾梅僅僅與襲鼎孽及其門下

有限的幾位遺民淸客紀映鍾 、 崔干城 、 白仲調有所

往來 ； 而康熙六年的這次入京 ， 閻爾梅的交往對象

就廣泛得多 。 康熙六年賞雪之會中 ，紀映鍾（ 檗子 ） 、

錢肅潤 （ 礎日 ） 、 曾燦 （ 靑藜 ）都是入淸不仕的遺民 ，

朱彝尊雖然後來應博學鴻儒科 ， 晚節不保 ， 但此時

尙有遺民身份；
白夢鼐 （ 仲調 ） 後爲康熙九年進士 ，

徐倬 （ 方虎 ） 爲康熙十二年進士 ， 李良年 （ 武曾 ）

後來應博學鴻儒科 ， 皆是幷不排斥淸廷的新貴文

士
；
還有蔡湘 （ 竹濤 ） 這類尙在太學的晚輩後學文

人 。 康熙七年人 曰之會中 ， 周容 （ 鄭山 ） 、 朱彝尊 、

紀映鍾皆是遺民 ，
而陸嘉淑雖也以不仕相標榜 ， 實

則更類似於山人游士之流 。 康熙七年的眞空寺餞行

之會中 ， 吳祖錫 （佩遠 ） 是遺民 ， 吳振宗 （ 興公 ） 、

文點 （ 與也 ） 皆係游士 ， 襲士正 （ 伯通 〉 則係龔鼎

孳族人 。 可以看到 ， 此時閻爾梅在京的交往對象之

廣泛 ， 已遠非
“

遺民
”

或
“

龔氏門客
”

所能涵蓋。

而閻爾梅此時之心態 ， 也較數年前更爲複雜而

五味俱全 。 三月三 曰 眞空寺餞行之會中 ， 龔鼎孳作

《攜樽眞空寺送古古 》 二首相贈 ， 閻爾梅遂步韵和

之
， 《戊申禊 日詩 》 自序記載極詳 ：

“

余久客燕京 ，

戊申春將南去 ，
大司馬龔公以三月三曰餞我於城西

之眞空寺 ， 偶吟杜詩
‘

三月三曰天氣新
’

一

句 ， 因

拈天字 、 新字爲韵 ， 即席書七言律二章 ， 索余和之 。

浸淫至每韵七章 ， 共得十四章 。 中間頗追往事 ， 雜

以近聞 ， 或頌或規 ， 淋灕悲感 ，
不自知其文生於情

也 。

” ４ ７

龔的原詩爲 ：

“

小住爲佳碧草天 ， 醉鄕相

４４ 《戊申禊日詩 》 自序 ，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４５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一

， 第 Ｉ
ＩＨ 頁 。

恥 張相文 《 白耷山人年譜 》 ， 第 兕 頁 。

４７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

４８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一

， 第 １ １ １ ７ 頁 。

４９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

勸故鄕先。 別當垂老翻無泪 ， 花近殘春易着烟。 寶

馬香車他自得 ， 淸樽疏雨事堪憐 。 同游賓從多黃土 ，

重過珠林憶往年。

” “

輕陰天氣亦能新 ， 過雨全銷

步屣塵 。 中酒恰經寒食候 ， 落花常似未歸人 。 蓬蒿

此去誰開徑 ， 萍梗吾生應有鄰 。 送客年年還作客 ，

白頭眞 自 負靑春 。

” ４８

雖然幷非全無眞情實感的應

酬文字 ， 但筆下只及二人友情 ，
而絲毫不涉及其他 。

閻氏的和作卻完全不同 ， 他在 自序中 自稱
“

中

間頗追往事 ， 雜以近聞 ， 或頌或規 ， 淋灕悲感 ，
不

自知其文生於情也。

”４９

十四首詩中 ，
頗能見他當

下心境。 他對龔鼎孳數年前的救援之恩感銘深切 ：

“

不祥縣我誰自纖 ？ 知己如君遂有鄰 。

” “

力撥重

雲復見天 ， 爭如文舉脫文先。

”

也表示 自己將從此

避世隱居 ， 不再過問世事 ：

“

關尹佇看靑犢氣 ， 留

侯期與赤松鄰 〇
”“

此後行踪無可諱 ， 持蝥持酒再

生年 。

”

然而
， 閻爾梅畢竟是個志節堅剛且性格高傲的

遺民 ， 當年他甫脫大難不久 ， 就敢於當面峻拒淸廷

官員的延攬 ， 且以
“

初與諸同志者起
”

的反淸往事

爲榮 ； 此時在眞空寺 ， 麵表現出的依舊是不輸於

當年的驕傲強硬 ：

“

姓字常爲山鬼笑 ， 須眉肯受里

兒憐？
” “

人鬼餘生甘自放 ， 龍蛇分路耻相憐 。

”

即使是被淸廷顯貴們如此欣賞和厚待 ， 他仍堅持自

身的遺民立場 ， 強硬地宣稱自己和後者幷非同路 。

更重要的是 ， 由於顧慮家族安全而不得不有所

妥協 ，
放棄反淸活動 ， 這種艱難的選擇 ， 其實是令

閻爾梅頗感愧悔與痛苦的 。

“

待詔堪羞東郭子 ， 移

文取笑北山鄰 。

” “

心悲晚景歌皆痛 ，
士遇奇才恨

亦憐 。

”

《戊申禊日詩 》 組詩中的第二首 ， 最能見

其眞實心境 ：

畚鍤 平治 紫 陌新 ，
雨 師先 爲我清塵 。

漁樵各有傷心事 ， 天地常如 中 酒人 。

大 野蒼凉朱雁度 ， 高 山 巍麋 白 雲 鄰 。

淮南席 主江 南客 ， 點綴 離亭處處 春 。

１ ５５



《 中國文化 》 第四十六期

雖然身處繁華帝京 ， 閻爾梅想到的卻是險峻的崇

山 、 蒼涼的荒野 ， 這旣是他心目 中故國山河的寫照 ，

更是他 自 己昔年心懷壯志奔走 四方的志士人格的

縮影。 在眞空寺酒宴充滿崇仰與友情的
“

處處春
”

的氣氛裏 ， 他感受到的是
一

種衆人皆醉我獨醒的深

刻的孤獨 ， 這正是他要長嘆
“

天地常如中酒人
”

的

原因 ，

， 他作爲
一

個
“

不哭窮途哭戰場
”

的志士和遺

民 ， 終究只是京城文化圈的
一個異己和過客 。

閻爾梅入淸以後的第四次入京 ， 在康熙九年

冬 。 《閻古古全集 》 卷二 《送趙國子游隴西 》 小序
＂

余以庚戌冬復入燕京 。

”

直到康熙十年四月 ，

他離開京城。 這也是他
一生中最後

一次入京 。

需要注意的是 ，
魯譜認爲閻爾梅在康熙八年末

至九年初期間 ， 尙有
一次入京 ，

逗留到康熙九年四

月 ， 其
“

庚戌九年
”

條下
“

自塞外 人都 ，
四月還

沛
”５°

張譜也以訛傅說 ， 沿用 了這
一

觀點 ． ， 但實

際上 ， 魯譜的推斷很可能是錯的 。 閻爾梅
＂

自塞外

入都
”

， 事在康熙九年冬 ， 《閻古古全集 》 卷四有

《 庚戌冬復 自塞外入都夜集孝升齋中限韵 》 。 此外 ，

《 白耷山 人詩集 》 卷六上有 《孟夏朔 曰宗伯偕伯紫

靑璨昭侯餞余眞空寺限韵 》 ， 魯譜和張譜都認爲此

詩作於康熙九年四 月
， 幷藉此作爲閻爾梅康熙九年

春曾在京城 ，
四 月離京的證據 。 但實際上 ， 此詩其

宵是康熙十年四月所作 。 其下自注云 ：

“

是日魏石

生閣老亦出都門 。

”

魏裔介以疾辭歸 ， 事在康熙十

年正 月 ， 《淸實錄
？ 聖祖仁皇帝實錄 》 卷三十五

“

康

熙十年正 月
”

條下 ：

“

大學士魏裔介以病乞假 ， 命

回籍調理 ， ，

”

故此詩絕不可能作於康熙九年 。 魯譜

極有可能是將閻爾梅康熙九年冬由塞外入京 ， 十年

四
丨１ 出京 ， 誤認爲康熙九年四 月 出京 ， 因而形成了

閻爾梅在康熙九年曾兩度入京的錯誤印象 。

這
一次 ， 閻爾梅在京的交往圈子仍以龔鼎孳及

其門下士人 、 故交好友爲主 ， 旁及京城新貴文人 。

由於他的特殊經歷和倨傲強硬性格 ，
頗因此出現

一

些小插曲乃至不愉快事件。 其中可考者有 ：

飮 ， 閻爾梅使酒駡座 ， 被王士镇用言語窘辱 。 此事

在 《居易錄 》 中記載甚詳 ：

康熙庚戌 冬 ， 沛縣閻爾梅古古在京師 ，
先考

功兄召同吳江顧萬祺庶其飮 ， 予在座 。 閻老而狂 ，

好使酒駡坐 ， 酒間愚兄弟叩其所作 ’ 閻朗誦數篇 ，

顧以前輩事閻 ， 執禮甚恭。 至是起贊曰 ：

“

先生詩

不減杜少陵矣 。

”

閻勃然怒 ， 直視顧曰 ：

＂

小子何

知？ 何物杜甫 ， 輒以况我耶 ？
”

顧面色如土 ，
淑腊

而已 。 予殊惡閻之僭誕 ，
思抵峨以折其氣 。 有頃 ，

閻 又 自舉其云中與曹侍郞秋岳倡和近體詩
“

當 曰

戰場成遇禮 ，
至今兵氣滿寒空 。 地高天近星辰大 ，

春少秋多草木窮
”

云云
，
予曰

：

“

先生此詩 ，
可追

空同
‘

黃河水繞漢宮牆
’

之作。

”

閻大悅曰 ：

“

知

言哉 ！ 向者芝麓 （ 謂合肥襲端毅 ） 云 ： 有詩當示西

樵阮亭兄弟 ， 信然
”

予徐笑曰 ：

“

知言某不敢當 ，

然有
一

言相質 。 先生謂李獻吉顧出杜子美上乎 ？

”

閣愕然曰 ：

“

何謂也 ？

”

予曰 ：

“

適顧生以子美擬

先生 ， 某私以爲太過。 而先生怒斥之 。 某以獻吉

擬先生 ， 而先生乃大喜 ， 然則獻吉不遠過子美乎 ？

此某所未喩也 閻赧甚不能答 ， 但連呼曰 ：

“

不

必言 ， 且可飮酒耳 。

”

未久遁去 ｕ 明 日西樵謂 ：

“

予

弟昨闲此老已甚 。 予觀閻作但工七言八句 ， 然率有

句無篇 ，
又皆客氣 ， 不合古人風調 。 至七言古詩 ，

幷音節亦不解 ， 直如瞽詞信 口演說。 世人但爲其氣

岸所奪耳 ， 自法眼觀之 ， 不免野狐外道 。

”５ １

張譜闌釋王士镇窘辱閻爾梅的原因 ， 認爲
一方

面是
“

阮亭主修飾 ， 不主性情
”

，
另一方面也與政

治立場有關 ，

“

（
士镇兄弟 ） 連翩出仕 ， 絕無所謂

故國之思 ， 種族之感 ，

……其以山 人爲狂誕也固

宜 。

”５
２

這類誅心之論未免引 申太過。 王士镇所交

往的遺民士人數量幷不少 ， 且對京城另
一遺民詩人

團體
“

河朔詩派
”

評價頗高 ， 與
“

河朔詩派
”

代表

人物申涵光 、 趙湛等也有極好的交情 。 他即使對亡

明幷無閻爾梅那樣深刻的感情 ， 卻也不至於毫無心

肝到折辱遺民以取悅淸廷的地步 ｕ

筆者以爲 ， 王士镇反感閻爾梅的眞正原因有

二
，
其
一

是源於個人性格和修養 ， 其二則是文學理

５〇 魯
一

同 《 白耷山人年譜 》 ， 第 ６０５ 頁 ， ，

５ １ 《 居易錄》 卷十三 ， 《
王士滇全集 》 ， 齊魯書社 ２ ００７ 年版 ， 第 ３９２２

－

３９２３ 頁 ？

５２ 張相文 《 白耷山人年譜 》 ， 第 ６３ 頁 。

１ ５６



念不合 。 王士镇是
一

個性格溫雅而中庸 、 講求風度

的世家子弟 ，
且正在努力營造 自己作爲新

一

代文壇

盟主的平易可親形象 ， 對閻爾梅這種狂傲不羈 、 自

高身份 、 使酒駡座的晚明老名士習氣 ， 自然十分不

喜 。 另
一方面 ， 也是更重要的原因 ， 是王士镇與閻

爾梅的文學理念與創作取向 ， 有本質上的區別 ：

閻爾梅是極典型的淸初七子復古派傳人 ， 《晚

晴耧詩話 》 評其詩云
“

詩頗有新意 ，
然淵源仍 自七

子出 。

”
５ ３

而且還因爲身歷鼎革 、 奔走復國 、 心境

凄愴悲憤 ， 因而呈現出不加修飾的慷慨揚厲之氣 ，

其變風變雅色彩極爲鮮明 。 沈德潜 《 明詩別裁集 》

言閻爾梅
“

詩有奇氣 ， 每近粗豪
”

５
４

， 評價相當準確 。

而王士镇的審美取 向卻與閻爾梅在諸多方面

都大相徑庭。 首先 ， 他雖然出身山左 ，
卻絕非七子

—

路。 他更崇尙王孟
一

路淸澹詩風 ：

“

Ｐ元亭又云 ：

餘於唐 ，
獨愛王孟之詩 ， 嘗手奇字齋所箋釋者 ，

三

編絕而不厭。

” ５ ５

卻對七子的高格響調敬而遠之 。

汪琬 《說鈴 》 ：

“

王進士言 ： 若遇仲默 、 昌谷 ，
必

自把臂入林 ； 若遇獻吉 ， 便當退三舍避之。 予時

在座 ， 遽謂曰 ： 都不道及汝鄕於鱗耶 ？ 王默然 。

”

更重要的是 ， 他作爲後來被康熙帝欽點入翰林院的
“

御用
”

文壇盟主
， 其風格必然是溫柔敦厚 、 歌

咏太平的正風正雅之音 ：

“

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澹 ，

被服典茂 。 其爲詩歌也 ， 溫而能麗 ， 嫻雅而多則 。

覽其義者衝融懿美 ， 如在成周極盛之時焉 。
… …阮

亭先生旣振興詩敎於上 ， 而變風變雅之音漸以不

作 。

” ５ ６

有這種
“

正統
”

氣味濃厚 ， 又殊爲講究
“

典

遠諧則
”

的文學理念 ， 也難怪王士镇要批評閻爾梅

是
“

不合古人風調
”

、

＂

直如瞽詞信口演說
”

的
“

野

狐外道
”

了 。

閻爾梅在事件中的表現 ， 也頗耐人尋味 。 他本

是性格倨傲強硬的遺民志士 ， 自尊心極強 ， 此次居

然被文壇晚輩當面折辱 ， 無言以對 ， 卻也幷未當面

閻爾梅入京考論

翻臉。 因而頗有硏究者認爲 ， 此時閻爾梅年事已高 、

鋒芒收斂 ， 因而不願得罪王士镇這位已經在京城詩

壇隱然具有新
一

代
“

職志
”

地位的仕宦名流 。 此說

恐也不甚準確 。 筆者認爲 ，
王士镇能面折閻爾梅而

令其啞口無言的原因是 ：
七子復古派以

“

詩必盛唐
”

自我標榜 ， 但實際上他們所宗尙的
“

盛唐
”

主要是

指杜甫 ：

“

至何李學杜 ， 厭諸家之坦迤 ，
獨於沉鬱

頓挫處用意 ，
雖一變前人 ，

號稱復古 ，
而同源異派 ，

實皆以杜氏爲昆侖墟 ＾
”

５
７

閻爾梅素以七子復古派

傳人自居 ， 卻表現出對七子之
“

祖師
”

杜甫的不敬 ，

這確實是酒後失言 ， 也難怪會被王士镇抓住把柄 。

康熙十年立春後二 曰 ，
周在淡攜具過飮襲鼎孳

寓所 ， 龔鼎孳邀閻爾梅 、 紀映鍾等聚飮 ， 幷有 《嘉

平立春後二 日雪客摧具過小齋招同古古條侯平子

湘草谷梁檗子飮中限韵 》

５ ８

二首 。

康熙十年正月二十七 曰
， 時閻爾梅已有歸意 ，

龔鼎孳招其與王士祿 、
王士镇兄弟 ’

以及紀映鍾 、

崔干城 、
劉體仁等在其寓所西堂聚會 。 這次西堂

之會的規模相當大 ， 除了閻爾梅的老熟人紀映鍾 、

崔干城這兩位龔氏
“

遺民門客
”

之外 ， 還包括雖然

依附於龔鼎孳門下 ， 但已經在京城嶄露頭角 、 聲

譽鵲起的文壇新秀王士镇 、
王士祿兄弟和劉體仁 。

由於王士祿在康熙九年九月方回京補官 ， 這
一

聚會

必在康熙十年正月 。 時ＩＩ鼎孳有 《 春夜古古兔床子

存伯紫公 ？ 西樵阮亭同集西堂志別次韵 》
５
９

、 《 古

古諸子集西堂時方乞歸 》

Ｍ
。 後者 自注云 ：

“

春王

二十七夜作 。

”

其三云 ：

“

去 日苦多歡不足 ， 半生

虎穴復蛟宮 。 凄涼躍馬贏糧事 ， 收拾殘山剩水中 。

豈有巢由無隱地 ， 可憐沈范總衰翁 。 蒼生捉鼻書空

裏 ， 慚愧當時系望同 。

”

頗能言盡閻爾梅
一

生事業。

閻爾梅則有 《春夜集孝升齋中偕魏子存劉公 ？ 程蕉

鹿王西樵王貽上崔兔床伯紫仲調限韵 》 ：

“

冰栗金

柑滌玉觥 ， 山人春仲出春明。 螳蜋誤入琴工指 ’ 鸚

５３ 《晚晴轸詩話 》 卷十三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８ 頁 。

５４ 《明詩別裁集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 １ ３年版 ， 第 ２ ７５ 頁。

５５ 顧宸 《漁洋集外詩 》 序 ， 《 王士镇全集》 ， 第 ５ １８ 頁 。

５６ 《漁洋詩集 》瞧崧序 ，
， 第 １ ３９

－

１４０頁 。

５７ 《漁洋文集 》 卷十四 《七言詩凡例 》 ， 第 １ ７５９
－

１ ７６２頁 。

５８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二 ， 第 丨 １４６ 頁 。

５９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 第 １ ０９４ 頁 。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 第 １ ０９３ 頁 。６０

１ ５７



《 中國文化 》 第四十六期

鵡虛傳鼓吏名 。 飮餞何妨呼竟夜 ，
還家不復憚長徵。

吳歒絲竹齊謳板 ，
近曉驪歌

一

再賡 。

” ６ １

頷聯頗爲

膾灸人 口 。

“

螳螂
”

以蔡邕典故 ， 喩 自己的死裏逃生；

“

嬰鳥鵡
”

句以禰衡典故 自喩 ， 卻仍帶倨傲不平之氣 。

需要注意的是 ， 有些記載提到 ， 西堂之會中 ，

王士镇對閻爾梅又有譏諷之語 。 鄧之誠 《骨董瑣記 》

卷八引戴楓仲 《游崇善寺記 》 ：

“

閻古古 ， 沛豐邑

庚午舉於鄕 ，
能詩

， 有名 崇禎間 。 甲 申後不赴公

車 ， 人益敬之 。 王公貽上爲江北司理 ，
慕古古名 ，

屢訪之 ， 不肯見 。 越數年 ， 貽上人燕 ， 及於龔司馬

席上見之 ， 即舉手向古古曰 ：

‘

弟待罪貴鄕時 ，
望

先生如景星慶雲 ，

一見不可得 。 不意長安風塵中 ，

先生亦到此。

’

古古默然 ？
”

不過 ， 這條記載 ， 不

實之處很多 ： 其一
，

王士祺所任爲揚州推官 ， 與閻

爾梅故里徐州風馬牛不相幹 ， 何來
“

待罪貴鄕
”

之

說？ 其二 ，
王士镇在司李揚州期間 ， 閻爾梅是與他

見過面的 ， 幷非
“

屢訪之 ，
不肯見 。

”

閻氏有
“

懷

君猶記山東夜 ， 誦我揚州險韵詩 ，

”

注云
＂

乇Ｓ台上

作揚州司理 ， 作此示之 。

”
６２

即可爲證 、 ， 據魯譜 ，

閻爾梅曾於康熙元年七月至揚州 ， 他與王士镇見面

定交 ， 必在此時 。 此外 ，
以王士滇的身份與性格特

點來看 ， 他當時還是龔鼎孳門下之士 ， 身爲晚輩後

進 ， 性格又比較謹愼世故 ， 更不大可能在龔鼎孽主

持的宴會上 ， 當面窘辱襲鼎孳的老友 ， ， 這條記載的

眞ｎ性 ， 恐還需存疑。

康熙十年四 月初
一

， 閻爾梅即將離京 ， 龔鼎孳

和糸己映鍾 、 曾粲等在眞空寺爲其餞行 。 《 白耷山 人

詩集 》 卷六上有 《孟夏朔日宗伯偕伯紫靑璨昭侯餞

余眞空寺限韵 》 ，
其下 自注云 ：

“

是 日魏石生閣老

亦出都門 ？
”

前文已有分析 ，
魏裔介以疾辭歸 ， 事

在康熙饰正月 ； 則眞空寺送別 ，碰康熙神四月 。

二 間典交往之心態

在厘淸了閻爾梅與京城的淵源之後 ， 有
一

問題

頗値得深思 ： 如閻爾梅這樣大節堅剛不可奪的遺民

６ １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

６２ 《 白 耷山 人詩集 》 卷八 《游揚外 丨北湖有感 》

６３ 《定山堂詩集 》 卷四Ｈ
＇？

—

？

， 第 １ ３５ ８ 頁 ，

６４ 《定山堂詩集 》 卷十四 ， 第 ５００ 頁

６ ５ 閻折 《 白耷山人家傳 》 ， 魯譜第 ７３４頁 ，

１ ５ ８

志士 ， 何以能與龔鼎孳這位聲名狼藉的
“

三朝元老
”

長期保持友誼 ， 甚至能不顧淸初對遺民的淸議之嚴

苛
， 冒着被時人誤解爲出仕和背叛的風險 ，

一

再入

京與他相見往來 ？ 細究這兩位不同 出身和政治立

場的摯友的交往 ，
頗能見淸初遺民與貳臣這兩大士

人群體各 自的心態 ， 以及交往過程中的種種複雜的

心理活動和人事背景 ：

從龔鼎孳
一方來看 ， 身爲貳臣而能與閻爾梅這

位鐵石心腸 、
姜桂之性的遺民長期保持友誼 ， 這與

龔鼎孳的寬容謙和 、 世情練達 ， 是分不開的 。 在與

閻爾梅的交往中 ，
龔鼎孳時時表現出對閻氏人格的

敬仰 、 對其政治立場的尊重 ， 和相當高的人際交往

技巧 ：

首先 ， 雖然龔顧二人的身份與政治立場皆有天

壤之別 ， 但兩 人皆係身歷Ｍ革搶桑巨變的士人 ， 至

少有
一個情感話題在他們心中能引起同樣的共鳴 ：

對於故國淪亡 的黍離之悲 。 這也是龔鼎孳在與閻爾

梅往來唱和時 ， 經常涉及的內容 。

以康熙五年元宵節時 ， 龔鼎孳所作的七絕組詩

《燈屛詞次錢牧齋先生韵同古古仲調 》 爲例 ，
其詩

的題材本是常見的咏節令之作 ， 卻引入對故國禾黍 、

山河易代的嗟嘆 ：

“

開元法曲夢華遙 ， 腸斷春雲度

玉蕭 。 寶馬香車今夕動 ， 幾人回首杜鵑橋 。

” ６１

這

是很能引 發身爲遺民的閻爾梅的心靈共鳴的 。 又如

《古古仲調飮中同和蜀道諸詩韵 》 其五 ：

“
一

歌出

塞曲 ， 風笛滿伊涼 。 落日 長陵泪 ，
孤雲五岳糧 。 沛

應魂魄戀 ， 酒爲別離香 。 歸去餘田井 ， 巢 由幸遇唐 。

”

注云
“

古老秦中詩有
‘

長陵帝子故鄕人
’

之句
”Ｍ

ｕ

頷聯特意引用了閻爾梅本人吟咏故國情懷的詩句 ，

幷加以闡發 。 正是在這種彼此共有的黍離之悲的抒

發中 ， 龔鼎孳巧妙地拉近了雙方的心理距離 。

其二
， 龔鼎孳對閻爾梅堅剛不屈的遺民氣節 ，

時時給予高度評價 。 閻爾梅雖然剛直無畏 ， 但倨傲

好名 ， 極以 自己的遺民氣節爲榮 ， 正如他本人所說
“

亂世不失足 ， 爲疾風勁草 ， 此布衣之雄 ，
於某足

矣 。

”６ ５

而龔鼎孳對此也不吝頌美 ，
若 《 春夜次古



閻爾梅入京考論

古韵十五首 》其四 ：

“

東海以
一

蹈 ， 北山誰敢移 ？

” Ｍ

《 喜古古重至都門 》 ：

“

天涯烏鵲總南枝 ，
飄泊根

柯晚不移。

”
６ ７這種旣飽含眞誠的贊許 ，

又不乏人

際交往技巧的頌美之辭 ， 對閻爾梅來說 ， 是十分入

耳的。

其三 ， 龔鼎孳在與閻爾梅交往時 ， 把 自己的立

場擺得很正 ， 從不吝於表現自 己身爲貳臣的愧
＇

毎心

態。 他在入淸之後 ，
與閻爾梅詩文往來的最早記載 ，

是在順治三年去官回鄕時途經徐州 ， 與閻爾梅的書

信中即言
“

不孝孤不才失路 ， 慚負良友 。

……雖靦

言忍耻 ，
不足齒之尸餘 。

” ６８

即使是在開脫閻爾梅

獄事 ’
於閻爾梅有救命之恩以後 ， 龔鼎孳仍然時常

在唱和作品中表現出愧悔。 如他在 《 同古古伯紫諸

君夜集限韵 》 中 ， 即以江總 自喩 ：

“

江總還家愧黑

頭
”

以表現 自己失身二姓的羞愧 。 這種較低的

姿態和眞誠的愧悔之情 ， 也是以氣節自重的閻爾梅

較能接受這位名節喪盡的友人的原因 。

其四 ， 在更多的場合裏 ， 龔鼎孳是盡量避開雙

方政治立場的區別 ， 僅以純粹的友人身份 ，
與閻爾

梅詩酒唱和 ：

“

歡宜今夕永 ， 交羨古人窮 。

”７°“

海

內良朋膠漆在 ， 賞音金石恰相撞 。

” ７
１

在交往過程

中 ， 輯鼎孳或將自己的身份定位爲人到中年因而特

別重視昔日友情的老友 ：

“

客路春隨寒食去 ， 中年

心對故人長 。

” ７２

或將自己定位爲禮賢下士的高官 ，

而將閻爾梅視爲隱士髙人 ：

“

山逢介子來高隱 ， 酒

愛平原只布衣 。

” ７３

都巧妙地避開了兩人之間立場

的尷尬差距 。再以《春夜次古古韵十五首 》爲例：

“

遺

事問開元 ， 應銷花月魂。 人隨今雨別 ，
心老舊交門 。

短築悲堪和 ， 春星醉不昏 。 得歸天浩蕩 ， 文網息排

根。

” ７ ４

其詩更是入情入理 ， 以共同經歷的鼎革之

變作爲拉近彼此心理的切入點 ， 且不論彼此立場差

別 ，
而僅論

“

舊交
”

之友情 。 在這
一

場合中 ， 旣無
“

貳

臣
”

， 也無
“

遺民
”

，
只有兩位同樣是渡盡劫波 、

人到中年的老友 。 這也正是鼎革以後那些政治立場

迥異的友人之間的來往 ， 最常見的情形。

其五 ， 龔鼎孽是
一

個性格寬厚豪宕而頗富於包

容性的人 ， 所以 ， 雖然身爲淸廷髙官 ， 他卻對於閻

爾梅這位抗淸遺民的性格心態 、 政治立場和生存方

式 ， 能給予最大程度的尊重 。特別是對閻爾梅的
“

山

野之性
”

極爲包容 ：

“

但喜雪霜人健在 ， 不須湖海

氣全除 。

” ７ ５

在充分尊重和包容閻爾梅遺民志節和故國情

懷的前提下 ， 龔鼎孳也對閻爾梅進行溫和的規勸 ：

“

看世漁樵穩 ， 還家姓字多 。

”“

歸去餘田井 ， 巢

由幸遇唐 。

” ７ ６“

豈有巢由無隱地 ， 可憐沈范總衰

翁 。

” ７ ７“

吹蕭伏劍非無事 ， 辟谷封留總此身 。 珍

重鹿門遺老在 ， 須將出世答君親 。

” ７
８

龔鼎孳尊重

閻爾梅的遺民志願 ， 對他半生奔走復國 、
九死不悔

的頑強精神 ，
更是深感欽佩 ； 但也希望他用較爲緩

和的隱居不仕的方式 （ 而非更激烈的反淸 ） 來度過

餘生 。 這種規勸 ， 旣不以淸廷高官的勢派壓人 ， 也

不以救命恩人自居 ， 僅以多年老友的身份 ， 勸吿閻

爾梅忘卻前塵往事 ， 放棄危險的反淸活動 ， 回鄕隱

居。 由於隱居田園幷不違背身爲遺民的政治操守 ，

且這種勸吿本身就是善意而入情入理的 ， 因而 ，
即

使是剛烈倔強的閻爾梅 ， 對此也是不難接受的 。

從閻爾梅
一

方來看 ， 他身爲遺民 ， 卻時常在京

城文化圈中活動 ，
且與淸廷高官往來 ，

這種行爲本

身就相當微妙而容易引人誤會 （ 他也確實因此而被

懷疑操守不堅 、 希圖出仕 ， 而遭到其他遺民人士的

６６ 《定山堂詩集 》 卷十五 ， 第 ５〇６頁 。

６７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一

， 第 １ １ １３ 頁 。

６８ 《定山堂文集 》 卷二十五 ， 第 ２０４７頁 。

６９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 第 １ ０９０頁 。

７０ 《定山堂詩集 》 卷十五 《春夜次古古韵十五首》 ’ 第 ５０６ 頁 。

７ １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一

《和古古 》
，
第 １ １ １ ９頁 。

７２ 《定山堂詩集 》 卷三ｈ 《花下同古古作 》 ， 第 １ １ １５ 頁 。

７３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一

《春 曰古古伯紫昭兹同集小齋 》
， 第 １ １ １ ３ 頁 。

７４ 《定山堂詩集 》 卷十五 《春夜次古古韵十五首 》 ， 第 ５０６ 頁 。

７ ５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春夜鶴門仲調招同古古紳黃望如集慈仁松察 》 ， 第 １
０９５ 頁。

７ ６ 《定山堂詩集 》 卷十四 《古古仲調飮中同和蜀道諸詩韵》 ， 第 ５００ 頁。

７ ７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古古諸子集西堂時方乞歸 》
， 第 １ ０９３ 頁 。

７ ８ 《定山堂詩集 》 卷三十 《人日 同古古作 》 ， 第 １ ０ ９２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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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 ）
， 但閻爾梅對此卻幷不顧忌 ， 仍然頻繁來往

於京城 ，
其中的心態變化 ， 也頗耐人尋味 ：

首先 ， 閻爾梅對龔鼎孳的仗義施以援手 ，
是感

念備至的 ， 也在他的詩作中時時提及 。 例如康熙五

年秋 ， 龔鼎孳給假回鄕葬母 ， 閻爾梅也前往與會 ，

他在 《廬郡夏秋詩爲龔孝升作 》 中寫道 ：

“

自解山

東網 ， 漁樵路始寬 。 百年知己泪 ，

一粒返魂丹 。

”“

須

作救時相 ， 堪題通德門 。 朝中推故老 ， 海內感平反 。

”

他甚至給予了龔鼎孳
“

身任朝廷事 ，
功垂父母邦 。

世間人有數 ， 天下士無雙
” ７９

的盛贊 。

其次 ， 閻爾梅雖然性格剛直不屈 ， 但他也是個

相當驕傲而愛名的人。 作爲靑年時代就廣爲結交且

加入復社的閻爾梅 ， 入淸後仍保留了濃厚的晚明名

士習氣 。 査爲仁 《 蓮坡詩話 》 卷上 ：

“

古古係刑部

獄時 ， 自署其門曰 ： 闖天下無根禍 ，
坐人間第

一

牢 。

”

《留溪外傳 》 卷六 《 三逸傳 》 ：

“

閻古古羈旅朔方

歲餘 ， 無有識者 。 常戴草笠 ， 披靑費 ， 酣歌於市 ，

市中 人目爲顚道士。盛暑憇息浮屠影中 ， 箕踞笑傲 。

”

皆足見其性格中頗有張揚倨傲的
一面 。 所以 ，

雖然

他對淸廷顯貴們的經濟饋贈毫不在意 ， 對他們提供

的仕宦機會更是棄如敝屣 ；
但京城文化圈給予他這

位
“

布衣
”

士人的髙度禮遇 ， 卻讓麵感欣喜 ：

“

結

社神京集 各天 ， 布衣常坐五侯先。

”８°“

窮交大與

尋常 畀 ， 不餞三公餞布衣 。

””

其詩係於康熙十年

四月
， 間爾梅啓程離京 ， 恰逢大學士魏裔介辭官回

鄕 ， 閻氏 自注云
“

是 日魏石生閣老亦出都門 。

”

顯然 ，

對於 自 己離京時所獲得的較魏裔介更多的關注和送

別 ’ 据傲而又好聲名的閻爾梅是十分自豪的 。

間爾梅肯出入於京城的第三個原因 ， 也是較深

層的原因 ， 是他在歷盡滄桑浩劫之後 ， 對於安定生

活的向往 ， ， 楡園軍事敗以後 ， 閻爾梅隱姓埋名流亡

四方 ， 生活十分艱難危險 ， 而且還連累諸多親友罹

難 ， 他對此也多有嗟嘆 ：

“

家亡何所顧？ 白首任飄

零 。

” ８２“

自經離亂後 ，
凡事與心違 。 君載妻孥累 ，

吾逃姓字非 。

” ８ ３“

未能逃死去 ， 且復學逃生 。 多

累嫌妻子 ，
深藏苦姓名 ＾

” ８ ４

足見他對逃亡生涯的

厭倦 。

隨着歲月流逝 ， 這位剛烈倔強的明朝遺老 ， 也

不能不生出對於安定的鄕里家居生活的向往 ：

“

舉

足罹羅網 ， 依依此墓田 。 倘如首丘志 ， 何用買 山

錢 。

” Ｓ ５

而這種還山之夢 ， 對於他當時的處境 ，
又

是何等的奢望 。 這也就足以解釋 ， 爲什麼襲鼎孳在

保全其名節的前提下 ， 巧妙地洗脫了他背 負的叛

案 ， 他會如此感激 ：

“

此後行踪無可諱 ， 持蛮持酒

再生年 。

” ８ ６

對於獄事得解後的安穩的隱居生活 ，

他也是頗有期待的 。

不過
，
獄事的解脫 ， 和與京城文化圈特別是其

中仕淸文士的頻繁往來 ， 幷不意味着閻爾梅的身爲

遺民的人格心態有所變化 ｕ 在藉由淸廷顯貴之力得

脫獄事以後 ， 他雖然未再涉足反淸活動 ， 但遺民志

節和狂傲性格仍然不改 。 他在康熙四年以後的多

次入京 ， 除了與龔鼎孳往來時態度尙屬謙和以外 ，

他與京城其他新貴名流的往來 ， 都是頗爲驕傲矜持

的 。 他與魏裔介互通名刺時 ， 名帖上竟然僅書 自號
“

白 耷山人
”

而不書姓名 ， 京師異之 ， 閻氏有
“

地

主都忘卿相貴 ， 山人戲答姓名非
” ８ ７

紀之。 魏裔介

時任內秘書院大學士 ， 閻炅在京奔走時 ， 也曾得他

助力 。 閻爾梅在這位權勢滔天的閣老面前竟也能有

此晚明名士狂態 ， 其性格之狂傲 ， 可見
一

斑。

而閻爾梅在京城與淸廷仕宦文士們交際唱和

時 ， 也仍然喜作驚人語 。 作於康熙七年的 《 戊申人

曰孝升招飮與周 山陸冰修朱錫鬯紀伯紫分韵 》 末

云
“

朝來聞道修明史 ， 洪武元年紀戊申 。

” ８ ８

此詩

在京城傳播 ，
達到

“

京師傳之駭然
”

的效果 ， 龔鼎

７９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五 ． ，

８０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戊 申禊 日詩 》
。

８
１ 《 白耷山 人詩集 》 卷六上 《 孟夏朔 日宗伯偕伯紫靑黎昭侯餞余眞空寺限韵 》 。

８２ 《閻古古全集 》 卷五 《柯蘆秋以詩投我次韵答之》 。

８３ 《閻古古全集 》 卷五 《雁門送李天生歸陝 》 。

８４ 《閻古古全集 》 卷五 《微山東友人 》 。

８ ５ 《閻古古全集 》 卷五 《微山東友人 》 。

８６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戊申禊日詩 》 ， ，

８ ７ 《 白耷山人詩集 》 卷六上 《答魏石生相國惠菊酒》 ，

８８ 《閻古古全集 》 卷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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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只好替他打圓場說
“

旣修明史 ， 自當從洪武戊申

始。

”

足見京城那些與淸廷新貴們詩酒唱和的 曰子 ，

幷沒有改變他強硬倨傲的本色 。

閻爾梅在獲釋以後 ，

一

直恪守身爲遺民的本

分 ： 尊崇故國 ，
以明爲正統 。 他多次以遺民身份拜

謁明陵 ， 如康熙七年二月
， 他在京城期間 ， 即至昌

平謁十三陵 ； 在這
一

年秋 ， 他出京之後 ， 還曾南下

金陵謁明孝陵 。 他在臨終之際的表現 ， 更可說明問

題 。 閻圻 《家傳 》記載其臨終高歌蘇子卿牧羊之曲 ，

且自稱
“

夢祭於天壽之山 ， 先皇帝命予坐 ，
予固崇

１爾梅入京考論

禎間人也 。

”Ｍ
足見他在生命最後

一

刻 ， 仍然以明

遺民 自居 ， 不墮志節 。

對於閻爾梅和京城的關係 ， 袁佑 《閻古古逸人

自邯鄲入鄴書期上已過訪兼示近詩依韵賦寄 》

一

詩 ， 最能槪括 ：

老 去詩篇 字 字新 ， 廬 山 晴 雪踏輕塵 。

傷 心偶 問 長安路 ， 揮手終爲太古人 。

９°

【 白
一瑾 北京 大學 中 文 系講 師 】

８９ 間析 《家傳 》 ， 魯譜第 ７３８
－

７３９ 頁。

９０ 《霽軒詩鈔 》 卷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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